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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连登科 青史美名传
◎潘来奎

　　近来，到昌乐县营丘镇采访，在山东姜
公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看到了这样一幅字画，
上面有诗内容为：“古树歇枝二百年，今朝含
苞吐新颜。一门五代连登科，流芳青史美名
传。文昌重返吉祥地，宏业中兴读新篇。万紫
千红满园春，根深叶茂花果繁。”跋的内容
为：“黎家古有一门五世七进士之荣耀，今又

（有）诸才俊考取清华北大南开人大等名校
之美谈，可喜可贺。振海诗振华跋。”
  询问得知，诗中所提的是白浪河水库
西南岸的黎家村。“一门五代连登科”说的
是从清朝康熙到嘉庆年间，连续五代考中
七名进士，他们分别是阎世绳和他的儿子
阎愉，阎愉的儿子阎廷佶和孙子阎循琦，
阎循琦的堂弟阎循观和他的两个儿子阎学
淳、阎学海，被誉为“一代尚书府，七世科
第家”。在昌乐发展史上，阎氏家族那可是
明清时代远近闻名的官宦世家、书香门
第。没想到，阎氏五世七进士的故事，竟还
与黎家村有关。
　　白浪河，不仅孕育了两岸秀美风光，更
哺育了千千万万的子孙儿郎。千百年来，先
人择水而居，繁衍生息，遂有了古北海、古潍
州、老潍县、今潍坊，造就了沿河独特的地域
文化，留下了许多故事和遗迹。经多方打听，
我们联系到了题跋的人——— 黎家村村民、潍
坊市民间文学研究会会员张振海，听他讲讲
阎氏家族与黎家村的故事。
  相传，周初武王封尚父（姜子牙）为齐
侯，建都营丘，黎家村正处都中腹地。元仁宗
延祐元年（1314年）黎姓始居，故名黎家。自
建村以来，黎家村秉持忠孝为本，才俊辈出。
尤其是在清代，昌乐阎氏五世七进士与该村
有很大的渊源，成就一段佳话。
  作为阎氏家族的杰出代表，阎世绳的一
生可谓跌宕起伏。他在三岁时便失去了父
亲，随母亲颠沛流离。然而，困境并未消磨
他对知识的渴望，反而激发了他更加勤奋
地求学。十七岁府考及入学均为第一名。十
九岁时，娶青州状元赵秉忠侄孙女为妻。清
康熙十五年（1676年）考中进士。步入仕途
后，他步步为营，一路升至左春坊左谕德兼
翰林院修撰，并参与了重要典籍的编纂
工作。
  休致归里后，阎世绳并未安于世外桃源
般的闲适，而是致力于振兴家乡教育事业。
他在昌乐城东建造文昌阁魁星楼，阁下设

“敬业堂”教授子孙。据《昌乐县志》记载，其
所建“义学二区”为昌乐最早的书院，对振兴
昌乐文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阎世绳对后代的另一重要贡献是与子
孙们一道，以博大精深的学问和严肃认真的
态度，花费40多年时间，编写了昌乐第一部
阎氏族谱———《阎氏家乘》。《阎氏家乘》拜墓
碣而阅名字，访宗老而辨本支，于康熙五十
三年（1714年）完成。《阎氏家乘》先之以世系
图、记，继之以志传家训，其谱例之完善堪与
宋代欧阳氏、苏氏及清代法氏、纪氏谱牒相
媲美。
　　继阎世绳成为阎氏首个进士后，其长子
阎愉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山东乡试考
得解元，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中进士，钦
点翰林院庶吉士，后到湖州府任长兴县知
县。后来因病回归故里。回到家乡的阎愉将
父亲建造的敬业堂修葺一新，继承先辈遗
志，开办学堂，兴学讲学。
　　阎愉的儿子阎廷佶，字汝贞，雍正二年

（1724年）考取进士。乾隆十一年（1746年），
阎廷佶到广西宾州任职，两年后积劳成疾，
卒于官任。
  阎廷佶的儿子阎循琦自幼聪敏过人，
乾隆三年（1738年）中举人，乾隆七年（1742

年）中进士，初仕为工部主事，曾负责监督
故宫三大殿的修缮工程。在京为官的三十
余年间，他因卓越政绩和高尚品德而声名
显赫。
　　阎循观，字怀庭，号伊蒿，是阎愉的儿
子阎廷倩之子。他自幼聪慧，却命运多舛。
六岁的时候父亲去世，十一岁时母亲又因
病离世。作为孝子的阎循观以“铺草苫，枕
土块”为母亲守孝，后由伯父阎廷佶抚养
长大。
  乾隆七年，阎循观考中举人，后讲学于
麓台书院。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礼部在
京举行会试，谙熟经史子集的阎循观在大家
推举下参加了考试。其考卷深得阅卷官卢文

弨的赏识，其他阅卷官也都赞叹不已，遂推
举“堂当置第一”。然会试主司刘统勋（刘墉
之父）没有采纳。这次会试，阎循观虽然未中
进士，但才华与名声已闻达京师。
  深受打击的阎循观一度无意科举，于是
回到麓台书院，又开始了讲学生涯。
　　麓台书院系明朝进士刘应节所建，到清
代乾隆、嘉庆年间，算得上是齐鲁大地上最
著名的书院之一。它坐落在风景秀丽的浮烟
山东麓。书院因麓台而得名。麓台，相传为
汉公孙弘墓，台高约7米，占地400多平方

米，日暮时烟云缭绕，似身临瑶台仙境。台
南有元代状元张起岩《麓台秋月》诗碑。“麓
台秋月”在元代就是潍州八景之一。浮烟山
自古就是山左北海名士修身养性、读书论
经的宝山胜地，阎循观到麓台书院后募捐
集资，修葺房屋，扩建书院，时可容学子百
人以上。书院又置学田数十亩，供贫穷学子
生活之需。歉收之年，师生以学田收获的黄
豆、地瓜糊口。可以说，麓台书院造就了阎
循观的功名，阎循观把麓台书院打造成了
闻名省内外的学府。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在他人的苦
劝下，阎循观又进京赶考。这一年，正巧卢
文弨仍然任阅卷官。据说，揭榜时，官员唱
至第九名，发现是阎循观，激动地对大家
说：“当年卢某为其抱卷流涕的阎循观这次
真考中了，我们可以为他鼓掌了！”大堂里
响起了一片掌声。阎循观还受到了皇帝的
接见。乾隆皇帝询问了他的家世后，乃知阎
循观之曾祖父阎世绳曾任皇子讲官，阎循
观之祖父是阎愉，阎循观之从兄是阎循琦。
乾隆皇帝非常欣赏这位新科进士，钦授其
为吏部考功司主事。
  阎循观做官时严格要求自己，对每件
事情“必详核，准情酌理而后定稿，决不随

方就圆”。他办事十分廉洁，出差时“自带麦
饼”以防“因食误公”。他的这些做法，当然不
能吻合当时的社会风气。为官仅3年，他便因
病告归，重返麓台书院。阎循观与韩梦周并
称“山左二巨儒”，事迹载于《清史稿·儒林
传》。
　　阎家五世七进士，达到了家族鼎盛时
期。七位进士的故事相互独立又连续成篇，
并与康熙、乾隆、纪晓岚、刘墉、陈官俊、陈介
祺、郑板桥、韩梦周等人物或家族相互交叉，
在家族文化教育、为官勤政、廉政、爱民和著
书立说等方面留下一系列美谈。
　　到最后，再说说阎氏家族与黎家村的
渊源。阎愉告老还乡后迁居黎家村，开启
了黎家村阎氏的家族历史。据阎氏家谱记
载，阎家七进士中，阎世绳、阎愉、阎学淳
去世后葬于昌乐县城，阎廷佶、阎循琦、阎
循观、阎学海去世后，均葬于黎家村。如
今，在黎家村村北的农田里尚有两座坟
茔，据说一座是阎廷佶的，另一座是阎循
琦的，坟前栽有青松，原来是有石碑的，目
前只残留碑座。
　　如今的黎家村，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村
民齐心，共谋发展，描绘出一幅欣欣向荣的
和谐画卷。

文物会说话

  与青瓷的相逢，大多是在博物馆里。走
在青州博物馆的陶瓷展厅，于陶瓷的丛林里
穿行，身边掠过各个时代、不同窑炉的青瓷，
竟然一时恍惚，不知青瓷是我们眼中恒久的
风景，抑或我们只是其身旁匆匆的过客。
  青瓷从商代中期开始出现，东汉时期成
熟。五代到北宋，人们烧制青瓷的技术更趋
成熟，胎壁薄而坚硬、质地坚实、细密。北宋
后期到南宋，碧玉般的厚釉瓷出现了。元后
期，青瓷的生产陷入衰退。至清代，窑场大多
衰微，青瓷慢慢没落了。新中国成立后，专业
人士全面研究开发青瓷，濒临失传的青瓷制
作工艺得到了传承和发展。
  青瓷，经工匠们在窑炉里烧制，出炉后
被拣选出来，才走进了殿堂、寺院、庭院、屋
舍、陵寝，开始了它们在人间的漫游、流转。
  它们“投胎”到人世间的不同地方，站立
在不同的位置，被人们起名为碗、盘、壶、罐、
尊、盏、卣、簋、灯、豆、杯、盂……也许它们自
己也不清楚，为什么同样的土做的骨肉形成
的个体却千差万别，命运殊途：有的青瓷被
端上了餐桌，盛放着美味佳肴、琼浆玉液；有
的青瓷化身茶具，在水和茶叶的互动里浸染
了满腹茶香；有的青瓷贮藏着粮食蔬菜，承
托着人们丰收温饱的梦想；有的青瓷被敬奉
在高堂之上，连接着人们跟祖先的情感。
  青瓷被人们赋予了属性。若身在殿堂庙
宇，它们被称作礼器；若身在酒宴、餐台，它
们被唤作酒具、餐具、茶器；若身在厨房，它
们被叫作厨具、容器。
  历代人喜欢青瓷，大约是因为青瓷“青
如玉，明如镜，声如磬”。
  我想很多人会和我一样，对青瓷的这个
“青”大惑不解。印象中的“青”，应该是青绿
色，这个认识，会让人在寻找青瓷的青色时
摸不着头脑。
  青州博物馆的宋代耀州窑印花碗，出
自龙兴寺遗址，碗心模印缠枝菊花纹，外壁
剔刻菊瓣纹图案，通体施青釉，釉色青中泛
黄，釉面均净。那色彩里几乎看不到绿色的
踪迹。隋代青釉盘口四系壶，颈部收细，饰
两层凸棱纹，肩部饰复式四系，其下饰一周
高弦纹。釉呈浅绿色，施釉不及底，局部有
垂釉现象。胎体坚硬，呈淡红色。那釉色里
面，想看清绿色也十分困难。一件件的青瓷
文物看过去，竟然没有几件符合心目中青
色的标准。是人眼光的问题，还是青瓷的
问题？
  这，好像还得问问青瓷。
  青瓷之美，美在其色。

  青瓷，从创烧开始可能就是个美丽的
“错误”。人们本不想烧出那颜色来。匠人们
在坯体上施以釉料，却难以调控其中铁和
微量元素的比例，瓷坯在还原焰中烧制完
成，出来了多变的“青”。成品瓷有的偏红
色，有的黄色多一些，有的白色更明显，有
的绿色为主体，这“青瓷”也就成了花花绿
绿的。
  “明如镜”，是对青瓷“相”的表述。
  古代人非常推崇玉，《诗经》曰：“言念君
子，温其如玉。”孔子曰：“夫昔者君子比德于
玉焉。”君子性情温，风貌润，与良玉之美相
契合。青瓷的品相与玉相近，青瓷也受到君
子的喜爱。
  青州博物馆的元明之间龙泉窑青釉印
划花高柄盏，上部为菱花口钵形盛器，下部
为高柄把形器足。这青釉盏竟然显现出一些
墨玉的气息，明丽，通透，纯粹，空灵。宋代影
青小水盂，光洁莹润，如玉一般。
  青瓷的“声如磬”，显然不好亲自测试，

但可以从外观上去推断。青州博物馆收藏的
宋代影青高足碗和影青罐，造型小巧，碗身
匀称轻薄，若轻轻敲击，应当会发出悦耳如
磬的声音。
  青瓷在历史的大川中分流演变，终于有
了南北之分，两地青瓷各有千秋。南方的青
瓷胎质一般坚硬细腻，呈淡灰色，釉色晶莹
纯净，可谓“类冰似玉”。北方青瓷胎体厚重，
玻璃质感强，流动性大，釉面有细密的开片，
釉色青中泛黄。
  不管是哪种青瓷 ，一直受到人们的
喜爱。
  早期的青瓷显然是无心插柳之举，古
人尚不能控制瓷之颜色，但自然界普遍存
在的铁元素将原始瓷器不经意地染青。可
以想见古人在瓷器烧造中偶得的兴奋，大
自然真是神奇，当一件不一样的青瓷诞生，
人们会不禁欢呼起来。但同时，这样的“青”
也是难以预知和创作的，当含铁量时高时
低、最终成色只靠天定的现实让工匠们烦

恼不已，重复的劳作中有意的实验就开始
了。不知哪一天、哪一次，工匠们捕捉到了
釉料的成色秘密，从此在调色路上一发不
可收了。
  工匠们潜心地研究，青瓷的色彩如同调
色板一般斑斓起来，“千峰翠色”“翠青”“粉
青”，纷纷出世。青瓷的品种定名和阐释，缺
不了文人们的参与。唐人有诗赞青瓷的色彩
之美：“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
“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不
光色彩精美，还有瓷质通透。
  有段时间迷了青瓷的天青色，就询问文
友，这颜色怎么找，文友告诉我可在雨过天
晴后看到，我就真的在雨后追踪了一次。在
傍晚的云彩缝隙间，透出一片天色，我马上
拍了下来。过了几天去青州博物馆，跟那件
天青色的南宋龙泉窑斗笠碗比对，结果竟然
一般无二。
  文友引用的出处，便是“雨过天晴云破
处，这般颜色做将来”，这是宋徽宗对天青色

的定义。有专家说：青是一种似蓝非蓝、似绿
非绿的中间色。天青是有点偏灰的青色，中
间色柔美大气，给人自由的遐想空间。
  静心冥想，青瓷的颜色，来自无心的发
现；青瓷的升华造化，又求助于自然的馈赠。
“如蔚蓝落日之天，远山晚翠；湛碧平湖之
水，浅草初春”，这些色彩无疑是来自自然之
中。
  青釉的美学追求，从一开始就包含了广
泛的大众因素。青色是自然界中极为悦目的
颜色，不矫揉造作，不分地域广泛存在。青色
专注地反映着自然界的生机勃勃，寒来暑
往，年复一年地演绎着生命的顽强。古人在
观察青色的美丽之余，赋予了青色生命，让
其在陶瓷大戏中担纲主角，领衔主唱。
  中国古代制瓷，在釉色方面，素有崇尚
青色的传统。
  青瓷的深沉、幽静、含蓄正契合历代心
胸旷达、隐忍超脱之人的情趣，青瓷是他们
恬淡闲适生活的良伴。“道器合一”是青瓷的
理想美学追求，与儒家的“文质”关系不谋
而合。
  青瓷之美，美在其境。
  青瓷静默成景，却又意境深远。
  与其说名窑创造了青瓷，不如说青瓷成
就了名窑。唐代越窑、宋代官窑、汝窑、龙泉
窑、耀州窑等，都属于青瓷系统。
  在宋代最被推崇的五大名窑中，除定
窑以刻花、印花见长，其他几个窑口的产品
则不重装饰。青瓷的装饰也是含蓄内敛的，
那就是自然的釉面开片。开片纹，利用了胎
釉收缩系数的不同，在烧炼中，釉表面产生
龟裂现象。相对于堆塑、绘制、模印等手段，
开片显然更天然、更低调。遥想那时，窑炉
停火，自然降温，窑工在炉边静听，瓷器正
在“噼啪”轻响，出炉之后，开片惊艳了众
人。青州博物馆的青釉莲花罐、青釉莲瓣碗
都有美丽的开片纹样。
  此番审美思想，令人想起曹操“捉刀代
笔”的典故。曹操要接见匈奴使者，因为感觉
自身气派不足，不足以震慑威服远国，便让
身材挺拔的崔琰换装代替自己接见使者，自
己则伪装成侍卫持刀立于床榻前。之后，曹
操派出间谍打探使者的印象，使者回答“床
头捉刀人乃真英雄”。青瓷就是这样脱俗
出众。
  “自古陶重青品”，清朝蓝浦曾在《景德
镇陶录》一书中这样总结。青瓷在古往今来
的各色瓷器中，无疑是默默无闻的魁首。
  青瓷，君子之瓷。

遇见青瓷
◎崔斌 文/图

南宋龙泉窑斗笠碗。 宋代耀州窑印花碗。

《昌乐阎氏家乘》（资料图片）。 麓台旧址（资料图片）。


